
■济南拆迁“移民”报告（一）·不断外迁

胡胡同同人人家家上上了了楼楼，，努努力力把把心心墙墙打打破破
十几年的老街坊分散到各处，慢慢适应新的邻里关系

家人坐在院子里。 一起听收音机。 兄弟俩。 （本组老照片由张忠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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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拆迁“移民”报告（二）·邻里变迁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张阿凤 唐园园

拆迁前一天
胡同邻居回来合影

11月30日下午4点，虽然天
气不错，但微风中依然透出阵阵
寒意。已经几天没下楼的沈秀芬
有些憋不住了，穿上外套，裹上
围巾，决定出去走走。她兴奋地
和记者说起，不远处的路边绿化
带里新修了一条塑胶小道，踩上
去“软绵绵的”，沈秀芬邀请记者
一起去看看。

一路上，沈秀芬同记者说
起住在市里的孩子，说起居委
会重阳节的饺子，也说起小区
迟迟办不下来的房产证。从盛
福花园出发，到新修的塑胶小
道，来回近50分钟的路程，除
了记者，她没碰到一个认识的
人。临走时，她说起了今年重阳
节居委会组织的包饺子活动。

“去了很多人，很热闹。”
这种热闹的情景以前经常

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条
胡同的邻居在一起，每天都上
演着这种热闹，在市民张忠宝
的记忆里，邻居们最后一次热
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是在搬完
家后，房子要拆的时候。“我们
那个胡同的老老少少基本上都
回去了，三十五六口就在老韩
家那个大门口一块照了张照
片，后来洗出来每家都分了一
张”。张忠宝一直珍存着这张照
片，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上
面哪个老姐妹走了，哪家的孩
子长大了，谁家的日子过得怎
么样，她几乎都知道。

这种感情是几十年建立起
来的，“自来水、厕所都在胡同
里头，出门就是人，洗菜、洗衣
服的时候都是聊天的时间，两
个人隔着胡同在两头就能聊起
来，整个胡同真是热闹。”张忠
宝的女儿王继凤说，刚搬家的
时候，感觉真是有点憋得慌。

“我们这个明福苑小区，光
大明湖那边拆迁来的就得有

1000多户，出门还能碰着不少
熟人”。在阁子西街住的时候，
要想去哪个邻居家玩，根本就
不用打招呼，甚至连门都不用
敲就可以直接进去。搬到新的
社区住之后，张忠宝还保留着
串门的习惯。想哪个老姐妹了，
穿好外套，直接就走。

“我去他大娘那儿看看，俺
这个老姐姐今年九十多了。”张
忠宝一边走一边跟记者说着老
姐们家的事儿，“她这几个孩子
都挺孝顺的，轮流照顾着老
人。”到了门口，她敲了几下门，
并没有人应答。“奇怪，应该有
人才对。”

“就是呀，我今天早上还听
见家里有声音呢。”邻居家的女
主人听见敲门声也出来看看，并
跟张忠宝老人热络地交谈了起
来，虽然他们原来并不住在一个
胡同，但是没用几句话两人就聊
到了交集，原来之前他们都曾经
在历下食品公司工作过。

见面说话不深交
邻里交往老有失落感

这种一见面自带的亲切
感，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随
着拆迁而丢失了。失落感，家住
盛福花园的魏如方一再强调这
三个字。

“从心理上来说有失落感，
一是社会关系、亲朋好友都散
了，二是怀念老房子，怀念老聚
集地。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人，
有些恋恋不舍似的。”

“四合院对我来说很有感
情。”魏如方说，四合院进去之
后有活动空间，很适合生活。

“略微一改造，就接近别墅。”
“拆迁到这里的，我跟你说

句实在话，80%都后悔，都怀念
当年胡同里的日子，但是没有
办法，社会要发展。”当时生活
方便，供水水龙头通到家里，买
菜四周都是商店。“现在这边买
东西，我都是坐车出去，去大润
发、银座、丁豪、万达。”

魏如方说，人和人接触时间
长了，有感情，经常在一块儿吃
饭喝酒。他有几个比较铁的老
友，都在老城区圈里，串门聚会
都是走着去，没有骑车子的。“朋
友多的时候，几乎天天一块儿喝
酒。那时候也没什么空调电扇，
晚上都是一起坐着聊天。”

拆迁后搬到新地方，当年
一块儿聊天喝酒的老友几乎都
散了。现在的朋友，用他的话来
说，大部分都是“新交的朋友”。
也有很少几家一起从小王府搬
来的邻居，都分散到小区各个
位置，这里一家那里一家的，平
时也很少能见着面。

“感到现在有些疏远，很陌
生。”魏如方这样描述新的邻里
关系。他回忆起当年小王府的
生活，夏天没处去，街坊邻居都
拿着板凳，就和开会似的，在一
起聊天。那时候人都挺亲热，经
常叫你吃饭喝酒，你就算不去，
也要把你拽去。

“现在绝对没有那种环境
了，一关上门，即使住在对面，

不大熟的话，也很少在一块儿
聊天。”

小区里不是完全没人聊
天。晚上出去，碰到人了，魏如
方也会坐下和人一块儿聊聊
天。“和当年不大一样，毕竟认
识时间短，比较生疏，原来一住
就是几十年，很知交。”有的时
候，聊完天走了，对方住哪个楼
哪个房间，都不知道。即使知道
了，也从未串过门。“终究来说
还是比较生疏。”

“敢说心里话。”魏如方说，
从前街里街坊的老朋友，敢说
实在话，谁家里有什么事儿，都
是直接到他家里说事儿。但新
交的朋友，用魏如方的话来说，
只是一种“客情”——— 互相尊
重，见面说话，不深交。

“墙”正被打破
胡同文化发新芽

胡同里的那种感情，对于老
人们而言难以割舍，新的社区文
化，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原来
感觉整个胡同都是家，现在感觉
只有小区里那个单元门里的那
间房才是家，归属感少了很多。”
丁俊亮今年快70岁了，搬到楼
上，让他觉得浑身都不自在。

“社区里弄的那些活动都
是文化人的活动，像我这种粗
人，就觉得一块聊个天、喝个酒
最自在，可现在要是在家里喝
酒聊天，还怕打扰了周围的人，
说咱不文明。可在胡同里面，谁
家要是喝得热闹，还能吸引来

人呢。”丁俊亮满是怀念。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过

去那种老街坊之间的胡同文
化，仅仅就是小时候一种美好
的记忆了。“小时候，一个胡同
的孩子都像是一家的孩子，我
小时候在家煮饺子，邻居大姨
从外头看见了，觉得太危险，就
赶紧来帮我煮。”张青离开胡同
的时候只有十几岁，现在的她，
对于钢筋混凝土间的邻里感
情，她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现在谁会到人家家里去帮忙
做饭煮饺子？孩子之间的交往
也都得有大人看着，相互之间
的信任少了。”

值得欣慰的是，搬到社区
后，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也正
在慢慢构建着。“不需要非得去
串门，有事QQ上说一声就行
了。”张青说，像很多小区一样，
明福苑小区也建起了自己的
QQ群，上百位业主在里面交
流小区的问题。“还有专门聊办
理房产证问题的群，大家凑在
一起想办法”。

在张青看来，楼宇之间那
些厚厚的墙正在被逐渐打破，
一种新型的“胡同文化”又开始
慢慢发芽。“我一个同事家的小
区，现在邻居之间要是谁家缺
点什么，只需要在群里喊一声，
很快就会有人响应，这不就像
之前我们在胡同里的时候一样
吗？”张青对于社区里未来的邻
里关系也是很有信心：“只要大
家都放下戒备，很快又可以形
成亲如一家的关系。”

离开原来的家，搬去一个
新地方，难离的不仅是故土，还
有那份多年的邻里情。从居住
在一个院里、一个胡同里，到居
住在一个社区里，紧闭的防盗
门让原来那种邻里情也变得逐
渐生疏了起来，“原来整个胡同
都是家，现在感觉只有小区里
那个单元门里的那间房才是
家，归属感少了很多”。让人欣
慰的是，在年轻人当中，一种新
型的社区文化正在发芽。

拆迁之前，阁子西街的街坊们特意回到原来的胡同里拍了张合影。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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